【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卢学布书记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何韵妍  梁嘉芹  谢咏梅 
一、采访时间
1.2010年5月21日。
2.2010年6月27日。
二、采访地点

三元里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党委办公室。
三、人物简介
卢学布，女，1951年出生。原籍广东东莞，在广东中山石岐度过童年生活至高中阶段的学习。1970年8月至1974年8月在海南省中瑞农场当知青（当年广州军区生产建议兵团一师五团十六连）。曾任连队文书（统计员）、连队团支部书记、农场团工委委员。连续多年被评为农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1973年出席广州军区共青团代表大会。1974年9月至1976年11月广州中医学院护训班读书。1976年11月至2006年6月退休前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曾在内科担任护士、急诊观察室任护士长；1992年7月任第一临床医学院门诊办公室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在附属医院工作多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
四、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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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师，我们想先了解您的生平。
答：我们这一代人，出生时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又赶上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年我与成千上万知青一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祖国宝岛海南建设兵团，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年交通运输不发达，记得当时路程是那么遥远，先在中山石岐搭红星轮船到广州大沙头，用驳船送往珠江口，再搭坐红卫轮，经32个小时的船程，到达海口秀英港。那可是第一次搭轮船，几乎大部份人都晕，吐个翻天地覆。下到连队几天，躺在床上仍觉得晕。在我的印象中，海南在祖国最南边，风景如画，一派热带风情，那可是椰林树影，碧波幼沙。咱们女知青是否象琼崖中队的女战士，穿着兵团的战士服务，英姿飒爽，手持橡胶力，在橡胶树林里穿梭。但上岸后，一辆辆东风牌大卡车把我们拉着，开了一百多公里，越走越荒凉，（深山老林）一直开到定安县中瑞农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那个地方是当年红色娘子军战斗过的地方）五指山脉—母瑞山。下车后，我们马上被分派到连队。我们住的是简易的茅草房，三年后才住上老工人退出的瓦房，刚住上几个月，一场特大台风就把房吹倒了，离开农场前我还是住在那旧茅草房。海南的台风特别多，一年都有几次，台风过后都要建房子，所以住茅草房还是比较安全的。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分配到南斗队（一师五团十六连）。连队以割橡胶为主。下连队第二天连长马上对我们进行割橡培训，三天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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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老工人上山割橡。割橡胶并不是很重的劳动，但半夜1点起床上山，那真是特别困，有时手里拿着割胶刀也想打瞌睡。割胶必须在太阳出来前结束，并把胶水回收，否则太阳照射橡胶树，橡胶乳管分泌通道疑固，胶水停止流。 农场工作特别辛苦，早上七点割胶工作完毕，休息加吃完早饭，八点又上山开荒，或上山给橡胶树施肥，中午休息一小时，继续开荒，有时候晚上也干。像你们现代人形容：机器人。割胶开荒，不断干活。环境艰苦，生活枯燥。没有娱乐生活，一年只有几次电影，知青都说：“不是地雷战、就是地道战，还有一部南征北战。”偶尔农场宣传队表演自编自演节目。那个年代拼的是体力，如今社会比的是知识。年轻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现在年轻人有自己优点，好学，接受能力快，知识水平高，但社会竞争大。“上山下乡”是一段历史，这是当时特殊环境所造成，而且耽误了一代人学习，我是23岁才有机会返回广州中医学院护训班学习。
问：老师之前在哪读书？
答：我不是在广州的，我原籍是东莞，家住中山石岐，在那边读小学、初中、高中，后来就去海南岛当知青。1974年医院派工作人员去海南岛招知青，附属医院招了10几个人，省中医也招了十几人。住学院学生宿舍1幢（现仍是学生宿舍1幢，芒果路）一楼。在学院上课，任课老师均由学院各教研室安排老师。本来护士专业读三年，我们读两年就直接分配到各临床科室值班。1974年来中医学院时，这里很荒凉，机场路两边全是农田，包括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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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现附院职工食堂，原是三元里生产队种西洋菜的地。当年学院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方，进入机场路沿路很荒凉，白天还好，晚上很可怕，沿路没灯（哪像现在灯火辉煌，繁荣兴旺，一派大都市的景象），偶尔有夜班人员骑自行车经过。机场路仅有24路公交车路过，职工上班交通工具就是骑自行车，当年能买上一部红棉牌自行车就很开心的了。当年进入学院，两旁种植白兰花，花开时节，清风里飘着一股让人陶醉花香味。
问：是住宿舍吗？
答：我们都是住宿舍，宿舍很简陋。学院足球场对出来的那里有栋很简陋的宿舍（学生宿舍一幢）。我们那时回来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的。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几年。没机会读书。记得文革年代，自己年纪小，穿着条小短裤，拿着大字报，跟着高年级的学生到处去转，去贴。那时学校几乎瘫痪，完全没上课。文革结束，全国成千上万学生，不管高中初中大学，全部下放到农村。（当然现在农民生活不错，像东莞、顺德、中山这些富裕的地方。）现在富裕农村小孩都不用耕田了，生活条件好了那么多。那时知青特艰苦，没什么条件学，如果真的想学，就要自己自学。我们的工作就是割胶，半夜起床割胶，太阳出来前要收胶水，然后倒在桶里，交给橡胶厂的制胶。七点多收工。早餐后，拿着锄头又上山。山路是羊肠小道，（不像白云山那样一条大道的通上去。）农场地处五指山脉，几乎全是深山老林。（现在就说这些是天然啊，原始森林，很潮流的原生态。）我们在大城市去到那里一个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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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差，没办法必须很快适应。后来恢复高考，就陆续有些大学、高中、中专招人，那时没有现在那么严格，刚开始两年由农场推荐的。

问：海边的温差不至于那么大吧？
答：我们不属于海边，在五指山那边是海南岛的中部，山区。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海边的可能比我们在里面的好的。我们一年都吃不到一次猪肉。每个连队都有个鱼塘，为改善生活。一年吃1～2次鱼。那鱼很小（缺乏科普知识，小鱼营养不足）。可能黄牛比较容易养。海南岛很多是黄牛，（不是水牛，）不仅当食肉，而且黄牛可以拉运东西。但是要平地才行。山路不行。海南温差变化比较大，早上、晚上很凉爽，中午太阳的紫外线照射像火炉一样，炎热。
问：老师怎么想到做护士的？  
答：在学校学过点滴针灸，还有一些急救常识，合谷、内关、足三里穴位，比较容易掌握，晚上在连队帮工人针灸，做些保健方面的宣传，后来连队工人推荐我到农场医院学习，回连队当赤脚医生。每个连队都有一个赤脚医生，不过他们是脱产的。我是兼职的，当时觉得挺有意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当时学习雷锋和焦裕禄，我很热爱这份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啊。五指山上的资源是很丰富，中草药可以随时上山采，因地制宜。以前没有像现在要医生资格证什么的。反正只要你有一股热心就可以去参与这个工作，凭着一股爱心。一次我跟着个老工人上山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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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到一颗灵芝，很小，纯天然了，那个老工人很开心。他说来海南十多年时间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好的灵芝。
问：老师你觉得你的思想、心理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思想、感情不断进步、不断发生变化。我毕业后分配在内科，1982年调急诊科观察室当护士长，1992年7月因工作需要调门诊办任门诊党支部副书记、书记，门诊办公室付主任，一直到退休。任护士长期间曾负责给护士上护理业务课，还有本科生，如导尿术、吸氧术、洗胃术等。除了给护士、学生讲解技术操作外，更重要讲对护理工作的理解。护理工作真的很平凡。当年我们的工作，不仅给病人做护理技术操作，更多的是基础护理工作，洗头、抹身、定期翻身防褥疮、口腔护理，给病人倒屎倒尿（如今这些工作都是护工负责）。多年的临床护理工作，自己感受最大的是，做好护理工作，关键要有两个心，爱心与责任心。
问：当时有没有医患关系紧张这种情况？

答：当时没有，那时还没有注意到这些。大家都积极服从安排，领导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那时的病人没那么复杂，医患关系比较好。
问：病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变化也很大的。病人对生活的渴望，希望下半辈子生活得好，所以要求也不一样。医患关系也挺复杂的，不能说是医生不对，也不能说是病人不对。
—6—
问：老师你们多少岁退休的？
    答：干部是五十五岁退休的。
问：老师在党办这里干了四年啦？

答：我2006年退休的，9月就到党办工作。
问：那老师退休前就只在急诊科做吗？你在临床干了多少年？

答：从1974年到1992年，十多年了，一直都是做护理的工作。后来1992年的7月份就来到了门诊办，担任支部书记和门诊办副主任。

问：我们现在这一栋门诊大楼是怎么筹划和建成的？

答：随着医院的发展，患者的需求更高，为给病人创造一个舒适的就医环境，改变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医院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了。当时建楼是有一种“超前”的观念。当时大楼的方案策划了很多次，反复论证。其中一位院领导分管这项工作。负责此项工作的部门管理人员，分别到中山、东莞、外省，甚至还有香港的医院，参观学习，看看别的医院是怎么布局的，那个结构大概是怎么样的。你们参观新门诊大楼，新门诊大楼雄伟壮观。1～7楼门诊，8～13楼住院部。上过那栋楼没有？
问1：我没有上过。
问2：我上过。
答：就是门诊大楼靠学院那一边，那边的走廊很宽阔。可以让病人等候和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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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栋楼什么时候开始有想法说要建成的？
答：什么时候，我就回答不了。老领导很早就开始想了。因为当时在广州市区来讲，我们医院环境算是比较差劲的。门诊量日益递增，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要。你们入读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时候就直接在大学城，你们肯定没见过旧门诊楼。
问：对，没在这边。那时候门诊量多吗？
答：多啊！每天平均门诊量6000～7000人/次。你看那个环境，那些医护人员，真是很辛苦。八点钟上班，我和现在已经退休的黄护士长，七点多我们就会回去，因为我们宿舍就在这里，比较近。我们一早就回去，看看门诊就诊的情况。挂号处七点钟开始挂号，有一些难挂的号、名老中医的号，病人家属半夜就过来排队挂号了。现设电话预约、网上预约。大大方便病人就诊。一些远方来的，家乡条件不是那么好，电信、网络个别乡村不一定都普及到了。教授建议腾出一些名额留给远地而来的病人，让他们在窗口的位置尽可能挂上号。现在是缓冲了一下，但还是供应不了，因为要全部电话预约和网上预约可能还是做不到。包括广州市，还有老人独居的，两人老人居住没有孩子的，有病了就直接过来看了。有工作的年轻人容易在网上挂号的，但是还是完全不能满足需求，现在门诊还是很忙，有时做到很累。
问：非典的时候老师还在急诊吗？

答：非典的时候我已经不在急诊了，但是急诊还属于我们门诊党支部。副书记是刘南，急诊科的主任。在医院领导直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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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他始终坚持在一线指挥。当时非典的重点工作集中在急诊那边。非典是头次遇到的，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隔离工作要到位。我们的医护人员全部都奔赴现场。 
问：虽然说现在的人思想改变了很多，但是在困难面前，大家还是会团结一起，共同渡过难关的。
答：对啊！支部副书记、急诊主任刘南亲自带头指导工作，也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另外他也是学术骨干，他是急诊科的科主任，要全方位地带领科室其他的医生护士一起在一线工作，没有人提出“我要退出”。当时我那个支部的党员表现得非常棒，24小时坚持工作。当时病人的心态本身就很压抑、很恐惧，医护人员理解到病人的心情。另外，医护人员的压力也应该被理解，坚持在一个这么危险的岗位下工作，很不容易。

问：那些病人也应该会为医护人员的努力而感到感动吧？

答：嗯，非典后我们就被评为先进单位了。
问：当时有没有说病人太多了，医院床位不够?

答：我们医院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问：在老师您在医院的期间，我们医院有没有收治过什么有重大疾病的病人，后来得到好转的？
答：有当然是有。不过我们只顾抢救病人，顾不上记这些东西了。成功的确实不少，原护理部汤主任，她去年退休的，她搞护理的工作稍微比我长。

问：我也有朋友是读护理的。就觉得护理工作很辛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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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的护士总是换完一批又一批的，很多都做不下去。
答：刚开始我们这里的护士流动性也比较大。可能是觉得待遇不平，或者有些是不安心吧。我们医院招聘几个男护士，表现的不错，他们真的很受欢迎。
问：老师，如果病人要转去急诊，但是病人有没有钱，那医院会不会进行治疗？
答：不会。
问：老师我听说有一些医院没有钱就不会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可能在广东还好一点，其他省份这种观念就更强了。
答：遇到病情危急的，我们还是要按照人道主义进行抢救的。有些病人确实也没钱，反正抢救完了，血也输了，自己静悄悄地走了。每年这样的个案常发生。有些打工的真的付不起钱。有病人宫外孕做了手术的身体各方面还没恢复过来的，没达到出院的情况，趁休息时间，甚至穿着病服偷偷地走了。我们都希望每个病人都能在治疗，完全恢复后，开开心心地离开医院。一般来说，该治的我们都先治，但是有些病不是急于抢救的，我们还是按照常规来处理。

问：这样就很容易引发医患关系紧张了。有时医生用医保范围里面的药，病人又说治不好病；用进口的药，病人又会觉得医生在坑他们的钱。
答：现在有些药物真的很贵。医患关系搞不好可能就是医患之间缺少沟通吧，一线医护人员确实很忙，他们也很累、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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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人沟通，需要许多时间向病人解释，让病人理解。但医生都忙着工作，手术、查房、开医嘱、讨论病案、出诊、教学、科研，没有更多时间与病人多沟通。国外就很重视心理这一方面。
问：我们国家的条件还没成熟。而且医生的病人都是很多，他们看病都看不过来了，哪有时间顾得那么多。
答：嗯，是啊。看一个心理治疗的少则十几二十分钟，多则大半个小时的也有。
问：老师，现在我们一附院的门诊量那么大，有考虑过像省中医那样建分院吗？
答：已经退休了，详细我就不很清楚。
问：老师，好像我们现在一些门诊的中医医生看病用的都是西药，中医的辨证论治派不上用场。
答：其实很多病人是从外地过来的、或者是从西医院转过来的，他们主动就要求看中医，你就不能把中医这个老本领丢了。有些病案也得上西药的，或者中药西药一起用，中西结合。陈镜合教授坚持：先中后西，能中不西。能用中医的都用，就应采取我们中医治疗方法。

问：老师，您觉得我们现在在校读书应培养哪一方面的能力对以后就业有帮助呢？说远一点就是弘扬中医文化应具备哪一些能力？
答：我觉得首先你应该去热爱这一个古老的医学。因为在国外人们是很瞧不起我们中医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开始有些
—11—

敬仰中医，我们有些老师移民在国外发展得还不错。要发展得好， 本身中医基本功一定的学好，掌握好。不管将来的就业怎么样，先将基本功学好，基本功学好去到哪里都不怕。我相信只要专心去学，就一定能学好。当然就业的问题就是你的下一步了。我记得基础科有一个老师，执著地跟着他们教研室的一个老中医学习，老中医有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他刻苦认真，虚心请教老中医。此后，他的病人回头客就多了。自己本身的心态要好，位置摆正。
问：我们大一的时候是很坚定学中医的信念的，大二了听一些师兄师姐说中医前景怎么怎么样，就觉得很迷茫了，有点想退缩的感觉。
答：你选择中医学是对的，要活到老，学到老。因为科技在不断的更新发展，药物在不断的更新换代，你要适应这时代的发展。到了你们大四时临床学习，不要认为这是体力劳动，你一定要动手、动脑。老师叫你去干什么的活都不要嫌累，这是你临床学习的最好时机，观察的，记忆的东西对你以后临床很有帮助。当时有几个老教授的小孩，他们学习很刻苦。针灸科的杨文辉老师的，他的夫人是内科的老师的，他们两个孩子都在这学医，我觉得他们特别的不一样，什么东西都去看，什么东西都去学，哪里的病例都去看。我们做医生最重要的就是临床观察，因为每一秒种的病情变化都是不一样的。你要是不去实践，你看不到的。他们两个孩子真是很好学，很简单的事情都会抢着去做。比如量血压，因为我们护士早上中午下午都有一个量血压的任务，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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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就说：“来，我帮你做！”这是一个很基础很简单的工作，但是你工作一到位，就会有临床实践的感悟。比如一个病人早上中午下午的血压都不一样，为什么不同时间段会有不同的变化呢？那结合老师上课教的和临床观察到的，病案分析，临床应该怎样去治疗。还有一个老师的孩子，也是很勤奋好学，什么都去干，写病历，观察病情，老师吩咐的都去做，不管是什么科的都去看。我就觉得，你们先不管那么多，先学好。不要悲观，若是悲观，就没心机读书了，每天得过且过，一个学期过了，又一个学期过了。
    （注：本采访组获得2010年“口述校史”活动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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